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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经济增长乏力，陷入技术性衰退 

2023 年第一季度，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 0.3%的负增长。由于 2022 年第四季

度已经出现 0.4%的经济萎缩，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萎缩，德国陷入技术性经

济衰退。 

对德国经济增长来说，通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拖累因素。德国 4 月份的通胀率为

7.2%，虽然较 2022 年 10月 8.8%的峰值已有较为明显的下降，但仍处于高位，且降速低

于预期。在德国国内，长期持续的通胀明显侵蚀了消费者的购买力。今年的前三个月，

德国私人消费支出下降了 1.2%。高企的通货膨胀正在侵蚀消费者的购买力。数据显示，

与前一季度相比，私人家庭在食品饮料、服装鞋类以及家具上的支出都有所减少。德国

政府的消费支出也比上一季度下降了近 5%。而且，德国的经济结构严重依赖出口，目前

作为德国重要出口市场的欧元区和美国也都存在较为严重的通胀，需求低迷。而通胀又

推升了成本，进而影响到德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2023 年第二季度，德国的出口也又一次出现大幅下降。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4

月份德国对欧盟以外国家的出口与 3 月份相比下降了 5.7%（数据均已剔除物价与季节

性因素）。这已经是德国出口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此前 3月份也较上月下降了 3.4%。与

2022年 4月相比，德国出口的同比降幅为 5.2%。 

美国成为“德国制造”商品最大的海外市场。2023年 4月，德国对美国的货物出口

总额为 116 亿欧元，同比下降 2.2%。同期，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出现了 9.6%的巨大降幅，

出口额为75亿欧元，对英国的出口额下降8.1%至53亿欧元，对瑞士出口降幅高达13.7%，

出口额降至 46亿欧元。由于对俄制裁，德国对俄出口同比下降 13.6%，出口额仅 7亿欧

元。由此，在欧盟以外的德国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中，俄罗斯的排名下滑至第 15 位，

而在 2022年 2月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俄罗斯曾排在第 5位。 

此外，投资疲软也拖累了德国经济增长。近期，全球银行业风波不断发酵，金融风

险不断累积，而欧央行仍然坚持加息路线以抑制通胀，这增加了欧元区金融和经济前景

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俄乌军事冲突爆发至今，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不仅没有缓解的

迹象，而且存在军事冲突随时有可能进一步升级的风险。多重不确定性的叠加和信贷紧

缩风险的上升使企业在投资方面非常谨慎。 

可以看到，在德国，消费、出口和投资这三架马车均深陷泥泞，难以拉动国民经济

增长。 

如果看横向比较，与德国不同，欧盟其他主要成员国均在 2023 年第一季度实现了

经济增长。在剔除价格和季节性因素之后，2023 年第一季度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经济增长

幅度最大，均达到了 0.5%，法国也实现了 0.2%的正增长，与欧盟整体数据持平。 

经合组织（OECD）的预测显示，德国今年的经济增长情况也将弱于全球主要国家，

只排在俄罗斯和阿根廷的前面。OECD 预计，2023 年德国经济将无法实现正增长，而全

球经济将实现 2.7%的增长，欧元区的整体增长率预计为 0.9%，美国为 1.6%。排名第一、

第二的国家是印度和中国，预计年增长率将分别为 6%和 5.4%。 

德国之所以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经济表现不佳，存在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此前新冠疫情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某些欧盟国家曾一度陷入非常

严重的经济衰退。例如，西班牙 2020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超过 11%，意大利也下降了

近 9%。相比之下，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新冠疫情之后的第一年仅下降了 3.7%。相对

而言，那些因受到疫情冲击经济下滑特别剧烈的国家也在随后的几年拥有相对更大的复

苏空间。 

其次，德国的能源结构和经济结构使其在俄乌冲突爆发后遭受到尤为严重的冲击。

俄乌冲突爆发前，德国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远高于其他欧洲国家，因此对俄制裁

后德国能源结构转型的阵痛无疑也更为剧烈。作为传统工业大国，德国制造业在经济中

的占比高于大多数主要经济体，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接连对供应链造成扰乱，这对德国

制造业造成了较其他国家更严重的影响。此外，作为老牌出口大国，德国对国际市场的

依赖也明显高于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因此，生产成本的上升和国际市场需求的普遍低迷

对德国经济增长的打击也更为明显。 

除以上两方面之外，德国经济增长乏力的背后还有一个长期存在的因素：劳动力短

缺。由于战后婴儿潮一代开始逐步达到退休年龄，德国劳动人口短缺问题日益尖锐。最

新统计显示，德国约有一半企业存在岗位空缺和劳动力不足问题，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到企业的运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德国经济增长乏力却并未出现明显

的失业问题。 

除了劳动力数量的绝对短缺，劳动力素质结构老化也是同时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德

国经济的主要支柱——制造业呈现出创新能力不足、产业升级乏力的疲态。例如，随着

电动汽车市场的兴起，随着消费者越来越热衷于汽车的数字化、智能化功能，德国的关

键产业——汽车业——正面临着来自中国和美国巨大的竞争压力。 

（编译自 5 月 22日至 6月 2日德国电视一台与《明镜》周刊网站的相关报道） 

 

德国选择党（AfD）支持率持续上涨，右翼民粹主义崛起引发关注 

供暖法争议、通货膨胀、难民涌入：德国选择党显然从这些热点争议中获益。在 6

月初的民意调查“Deutschlandtrend”中，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增加了两个百分点，达

18%。而在 Infratest Dimap 民调中，社民党的支持率较 5月初下跌一个百分点，跌至

18%。上述民调结果表明，右翼激进的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几乎已经成为德国第二

大政治力量，与社民党比肩。 

在当前的民调中，联盟党的支持率仍然是最高的，为 29%（较 5月初下降一个百分

点）。绿党也下降一个百分点，为 15%，创下 2021 年 9 月以来的新低。自民党稳定在

7%。左翼党为 4%（较 5月初下降一个百分点），低于 5%门槛。 

该党 67%的支持者表示，他们想投票给该党是出于对其他政党的失望，只有 32%的

人表示自己真正认同这一政党。 

德国选择党的强势崛起引发巨大关注。 

《明镜》周刊采访了深受德国总理朔尔茨信任的哈佛大学教授米夏埃尔·桑德尔

（Michael Sandel），他在自己经典之作《民主的不适》（Das Unbehagen in der 

Demokratie）的最新修订版中，以敏锐的眼光分析了过去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金融资



本主义”如何将社会逐步撕裂为少数赢家和多数输家，以及这如何为唐纳德·特朗普铺

平了道路。他认为，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源于对“不受约束的市场”的错误信

仰。 

《明镜》：桑德尔教授，这几个月的世界政治局势无疑是紧张的，但您在新作中的

判断更进一步：对民主来说，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时代。是什么令您如此忧心？ 

桑德尔：民主社会中积累了大量的不满情绪。很多人，尤其是工人阶级，感觉到他

们没有被精英们真正重视起来。某种怨恨已悄然形成，现在它在许多社会中助长着民粹

主义运动的气焰：例如，美国的特朗普、法国的勒庞、德国的德国选择党。这一趋势持

续至今已有几十年，如果不采取措施，它还将不断发展。 

《明镜》：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在经济上，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危机，但总体来说，

日子还是不错的，失业率时不时创下历史新低，民众的福祉也大大增加。 

桑德尔：但并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长久以来，我们都在拥抱由国际资金流所

驱动的全球化，而这种全球化催生了被撕裂为赢家和输家的社会。 

《明镜》：您指的是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因为财富收益的大部分都落入了最上层

的 10%的人手中。 

桑德尔：是的，但最重要的是，那些全球化的赢家坚信，他们是靠自己的力量获得

的成功，获得的利益是实至名归的。反过来，另外那些人没有赚到这么多钱也都是因为

他们自己的原因。这就是功利社会的傲慢：享受自己的成功，而完全忘了有多少人必须

为之做出贡献。 

《明镜》：就像首席执行官给自己发一百万美元的奖金，同时却解雇成千上万的员

工？ 

桑德尔：可以这么说。这就造成了一种感觉，就是精英们看不起其他人群。而这就

毒害了政治气氛。 

《明镜》：所以您看到了一个结构性问题：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的经济秩序不可避

免地损害了民主？ 

桑德尔：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主流政党必须重新与工人阶级建立真正的联系，以摆

脱这种过分夸张成功的思维。否则，金融资本主义将进一步侵蚀民主。 

《明镜》：然而，几十年来的事实也表明，没有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民主也

很难运行。 

桑德尔：与民主发生冲突的不是资本主义本身，而是其新自由主义版本。我们必须

最终看到，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在 20世纪 80年代开始的那场实验并不奏

效：他们声称国家和政治是问题，而市场是解决方案。而比尔·克林顿、托尼·布莱尔、

格哈德·施罗德等中左翼候选人，他们上台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种激进的市场

信念，而并没有动摇其基本理念，即市场能最好地实现普遍福祉，所以应该让市场来做。

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的所有这些不公和怨恨正是这样产生的。 

《明镜》：您有什么建议？ 

桑德尔：我们需要重新设计资本主义，调整其与民主的关系。 



《明镜》：这指的是什么？ 

桑德尔：首先是要解决公平性的问题。几十年来，不管是右派还是左派，所有政党

的标准答案都是：教育助人实现社会跃迁。于是这就成为全球化的口号：去上大学吧，

你将在全球经济中取得成功。但这是一种错误的立足点。 

《明镜》：无数的研究已经证明，教育和福祉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这里有什么根

本性的错误吗？ 

桑德尔：那些读过书的人通常收入更高，这是事实。但是如果论及社会进步，大学

就像是电梯，几乎只有最上层的人使用，而底层的人几乎不会进去。来自低收入家庭的

大学生的占比非常小。 

《明镜》：这正是教育政策所要改变的。 

桑德尔：但是，推动每个人在未来进入大学，并不足以在政治上根本性地解决不平

问题。目前，大多数人都没有上过大学。在德国人口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有多高？ 

《明镜》：大约 20%的人拥有大学文凭。 

桑德尔：你看，通过教育来提高地位，这种看起来非常鼓舞人心的提议并不能吸引

很多人。而且它还包含一种侮辱：如果你不上大学，那么不能从全球化中受益就是你自

己的错，反正不是政治家的错。这只是在转移视线，掩饰根本性的结构性不平等。 

《明镜》：在某次交谈中，您是否也曾建议德国总理从根本上改革资本主义？ 

桑德尔：我们谈到了如何恢复劳动的尊严。我指的是普通劳动。长期以来，金融变

得越来越重要——这对民主有腐蚀作用。 

《明镜》：如何腐蚀？全球不断增长的资金流也为许多企业，特别是为新企业提供

了资金，使国民经济得以增长，由此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 

桑德尔：当那些从事金融交易的人从中获得的巨额回报远远超过他们对经济的贡献

时，金融就变得有毒了。许多这样的交易只是投机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几乎没有任

何钱被投入到真正的工作、企业、学校、医院中。与这些巨大的金融利润相比，普通劳

动看起来一文不值，从事这些劳动的人也被看得很低。这一点必须要改变。 

《明镜》：奥拉夫·朔尔茨似乎和你有相同的想法。在联邦议院大选中，他的口号

是“尊重”非富裕精英人士，为此首先应当大幅提高最低工资。 

桑德尔：提高最低工资、劳动法和集体工资谈判无疑是恢复普通劳动的尊严的方法。

但仅有这样几条政策是远远不够的。社会应当改变对劳动价值的认识，我们必须从根本

上改变我们对经济的理解。 

《明镜》：您这是指什么？ 

桑德尔：如今我们更多地把自己看作是消费者，而不是公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

认为消费是经济的唯一目的。这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但我

们不能如此狭隘地理解经济，我们必须看到政治目的。国内生产总值决不能成为唯一的

衡量标准。 



《明镜》：有不少人反过来看这个问题：政治的主要目的是确保经济的蓬勃发展，

确保福祉不断增长。 

桑德尔：是的，这是更狭隘的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但它是错误的。经济组织生产，

使我们能够消费、福祉增长，这是对的。但经济也是一个生产系统，可以给每个参与的

人以尊重和社会认可。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它也能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这就是为

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政治经济学，它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不仅着眼于增长，而且也着眼于民

主共决和自治。 

《明镜》：在您看来，有利于民主的经济政策是什么样子的？ 

桑德尔：首先，必须重新让政治优先于经济。决不能单纯由市场和企业来决定什么

是对我们有利的。 

《明镜》：具体而言，这将是什么样子？ 

桑德尔：反卡特尔法就是一个例子。在 19 世纪末，它并不像今天这样主要旨在为

消费者保持尽可能低的价格，而是旨在限制大型企业集团的政治权力。当年的钢铁、石

油和铁路公司，以及今天的科技和金融巨头，都对政治和社会存在过度影响，从而危害

到民主。看看脸书就知道了：虚假信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四散传播。谁若是认为反卡特

尔法不过是防止价格驱动垄断的工具，谁就忽视了政治的公民社会这个层面。 

《明镜》：那么，脸书或亚马逊是否应该被拆解，以显示政治重获控制权？ 

桑德尔：无论如何，这都将是一个重要信号。另一个信号是关于税收的新辩论。如

果我们真的相信劳动的尊严，为什么对劳动工资所征的税要高于对资本收益所征的税？ 

《明镜》：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很久了。 

桑德尔：为什么富人少交税，这个问题关乎公平。但对我来说，这也是关于价值认

定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什么是对经济和公共利益有价值的贡献？辛勤劳动真的不如金

融交易重要吗？公平不仅仅涉及分配，还包括如何为之做出贡献。而我们正是把这种道

德判断交给了市场：一个人赚多少钱决定他对公共利益所做的贡献，这成为了最重要的

衡量标准。我们已过度沉溺于这种错误的想法。 

《明镜》：国际金融市场规则和全球化法则无疑一再被用来作为政治遮羞布。另一

方面，它们促使了民粹主义政府的觉醒，比如最近在意大利。在那里，激进的右翼政府

首脑乔治娅·梅洛尼（Giorgia Meloni）现在做出亲欧姿态，以避免债务危机的风险。 

桑德尔：但我们不能再回避去争论：什么是对公共利益的好的贡献。市场的判断是，

对冲基金经理的社会价值要比教师或护士的社会价值高 1000 倍。这是不可能的。或者

以护理工作为例：它对社会极为重要，但市场价值却很低。 

《明镜》：也许问题不仅仅在于对市场的过度信任，而是在许多民主国家，社会团

结似乎正在崩溃，依旧真正关心公共利益的人已经太少了。 

桑德尔：我们确定人们不再关心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和团结了吗？ 

《明镜》：当然有这种感觉。尤其是在美国，似乎人们关于特定利益的争论非常极

端，矛盾难以调和。 



桑德尔：我们目前有两种形式的话语，它们都是有毒的。一种是政党政治中的大吵

大闹，谁也不听谁的；还有一种是技术官僚式的专家政治，没有公众意见的输入。这两

种情况都无法令人满意，并强化了民粹主义趋势。我们必须找到另一种方式。 

《明镜》：美国的许多人曾希望巴拉克·奥巴马能进行调解。但他也多次被指责为

过于技术官僚化、过于精英化，因此无法结束美国的社会危机。您同意吗？ 

桑德尔：我同意。特别是因为金融危机之后，他只是恢复了原先的秩序，即由金融

交易驱动的资本主义。危机给了他结束这条道路的机会。但奥巴马支持对华尔街的免责

救助，而正是华尔街导致我们陷入这场危机。他所承诺的变革最终变成延续现状。 

《明镜》：不支持对银行的救助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会使金融危

机进一步加剧。 

桑德尔：是的，这就是当时的理由。而当时的背景是，整体经济都依赖于银行，可

以说是被银行挟持了。人们现在可以说：好吧，在那样的紧急情况下，我们必须支付赎

金来拯救人质。但这一逻辑的一部分是，必须防止未来继续出现劫持人质行为，即通过

重组金融业，使其不能再主宰经济。而这是奥巴马没有采取的一个步骤。 

《明镜》：他是否能够彻底地缩减金融业，这一点很难说。 

桑德尔：当时有很多关于如何拆解大银行和尽量减少金融业对整个政治体系影响的

建议。当时没有这么做，从长远来看，政治成本非常高。 

《明镜》：您的意思是，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是因为奥巴马？ 

桑德尔：正是如此。奥巴马救市而未及追究金融业的责任，为特朗普铺平了道路。

几乎可以在所有立场的政治群体中都能看到对这种不公的愤怒。 

《明镜》：近年来，美国人的愤怒和怨恨愈演愈烈。所以特朗普很有可能再度当选？ 

桑德尔：很有可能。现任总统乔·拜登也没有恢复民主政治对科技和金融业的主导

地位。他朝着这个方向采取了一些试探性的措施。但是很难说，这是否足以让普通公民

重新感受到自己的声音能被倾听。 

《明镜》：桑德尔教授，感谢您接受采访。 

（编译自 6月 2日《明镜》周刊网站的相关报道） 

 

光纤和 5G 发展滞后，德国人对电信网络怨声连连 

德国正在不断扩建 5G 和光纤网络，但仍有许多不足。一项研究表明，与欧洲其他

国家相比，德国人对移动网络的不满意程度很高。 

抱怨 Telekom（德国电信）——这在德国是一场全民运动。如果周围有人说手机信

号有问题，或者家里的电话线受到干扰，那么大家就会耸耸肩。电信问题似乎已经成为

一种日常现象。在这里，“电信”不一定是指位于波恩的德国电信公司，也包括其他主

要运营商。 



管理咨询公司 BearingPoint 进行的一项覆盖欧洲各国的研究显示，在所有其他欧

洲国家，人们对电信的抱怨都比德国人少得多。根据这项研究，在德国，总共有 10850

人接受了采访，只有 13%的受访者对他们的移动电话网络感到满意。而其他被调查的国

家，如法国、英国、瑞典、奥地利、瑞士、爱尔兰和荷兰的平均满意率为 64%。固定电

信网络的情况也是如此：德国的满意度为 14%，而其他国家的平均满意度为 58%。 

专家认为，这应该给德国的网络供应商敲响警钟，联邦网络局也应关注这一问题。

特别是这项研究揭示了最新技术的应用和客户满意度之间存在关联：拥有 5G 和光纤接

入的客户满意度更高。 

不满情绪如此之大，是否因为德国在移动领域的5G和家庭光纤建设方面落后太多？

在 2022 年的年度报告中，联邦网络局称德国电信企业在网络建设方面投资了数十亿欧

元，主要集中于 5G网络和光纤建设。 

在网络建设的投资金额和增长率方面，德国目前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但问题在于，

德国起步太晚。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2022 年德国的光纤连接占比为 8.11%。

同期，意大利的这一数据超过 16%，瑞士为 26%，瑞典为近 80%，西班牙超过 81%。德国

与全球平均水平（35.88%）也相差甚远。 

在移动通信方面，德国电信表示德国的 5G 推广已经走在欧洲前列，但仍存在较大

网络盲区。为此，德国电信将致力于填补盲区，有望在 2026 年前使德国用户能在高速

公路和火车上顺畅地接打电话和上网。 

（编译自 6月 10 日德国电视一台网站的相关报道）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3 年 5 月 25 日～6 月 10 日） 

5月 29日  根据联邦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2022年共有 168500人加入德国籍，较前一

年增加了 28%。入籍人数最多的是叙利亚人，占比 29%，平均年龄为 24.8岁，其中三分之

二为男性。 

5月 31日  德国外交部宣布，将撤销 4个俄罗斯驻德国领事馆的设立和运行许可，同时将

关闭德国驻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加里宁格勒和新西伯利亚的领事馆。 

6月 1日  总部设在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举行成立 25周年庆祝仪式。德国总理朔尔

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盟议会主席梅索拉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都出席了庆

祝仪式。 

 德国国防部计划启动一项新的征兵计划，在 2031年之前将军队规模扩大到 20.3万名

士兵。 

 德国法定医疗保险公司(GKV)预计 2024 年法定医保赤字为 35 亿至 70亿欧元，医保费

用将更加昂贵。 

 根据德国交通协会（VDV）的最新数据，49欧车票正式推出一个月后共已售出约一千

万张，其中五成是由原来的季票兑换而成。 



6月 2日  根据最近多家民调机构的民调报告，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持续攀升。“德国趋

势”调查显示，选择党与社民党以 18%的支持率并列成为“第二大党”。民调领先的是联

盟党，支持率为 29%，而绿党仅获得 15%的支持率，排名第四。尤其在德国东部地区，选择

党已经在萨克森州、图林根州和勃兰登堡州位居第一大党。 

6月 3日  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斯宣布，明年

将增派两艘战舰前往亚太地区巡航，以确保航行安全。 

6月 5日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斯访问印度尼西亚，两国都希望扩大双边军事关系，两

国还讨论了联合演习等军事合作事项以及进行潜舰交易的可能性。  

 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德国 4月份的出口额较上个月攀升了 1.2%，达到 1304亿欧

元。4月份德国对欧盟国家的出口比上个月增长了 4.5%，达到 714亿欧元；对美国出

口增长了 4.7%，达到 131亿欧元；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 10.1%，达到 85亿欧元；而对

英国的出口下降了 5.2%，为 61亿欧元；对俄罗斯的出口下降了 17.8%，至 7亿欧元。

与去年同月相比，德国 4月的出口总额增长了 1.5%，而进口下降了 10.3%。 

6月 6日  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受邀请，在德国总理朔尔茨位于波茨坦的家中与其共进晚

餐，这可被解读为对目前两国间紧张关系的一种缓和。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斯对印度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希望深化德国与印度的战略伙

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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